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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為什麼她說的話表哥不肯相信呢？凌
靚兒很無奈。 「表哥，你真的誤會了，靚
兒今天找你來，是想和你說清楚。表哥，
靚兒既然嫁給了霍非凡，就是他的人，不
會再離開霍非凡，靚兒不可能和表哥再在
一起，所以請表哥你別再等靚兒了。」她
語氣平靜，很清楚地再說一次。

「靚兒，表哥知道你的苦衷，也明白
你是為了表哥，才做出如此痛苦的抉擇，
你要相信表哥，表哥說會等你就會等你，
絕不會食言，不管你是受到什麼壓力才說
出這番話來，表哥對你的心永遠不變！」
余仲豪看著凌靚兒的眼裡充滿了悲痛疼
惜。

「不是這樣的，表哥，事情真不是如
你所想的這般，靚兒要如何說你才會明白
呢？」凌靚兒急急地忙搖頭。她和表哥的
思想真差這麼多嗎？為何兩人溝通起來這
般困難。

余仲豪溫柔地對凌靚兒笑笑，放膽說
出愛意。

「靚兒，表哥明白，你想說什麼表哥
都明白，我們之間的感情絕不會因為分
開、因為任何外在因素而改變。靚兒，表
哥愛你，此生此世祇愛你一個人。」

「表哥！」凌靚兒為表哥的深情動容，
更不知道要如何了斷這份感情了。

余仲豪以為凌靚兒的默然是感觸傷
心，他伸手想擁抱凌靚兒給她慰藉。

「真是動人的告白一啊！」一個冰冷
不善的嗓音驀音驀然蹦出，如一記雷悶雷
打中凌靚兒和余仲豪。凌靚兒飛快地轉回
身看去，霍非凡高挺的身影就站在不遠
處，他臉色深沉冷漠，整個人散發出危險
的氣勢。

「夫……君！」凌靚兒駭然輕喊，
天！怎……怎麼會是他！情敵相見，分外
眼紅，余仲豪看到是霍非凡，立刻跳到凌
靚兒身前護著她。

「表妹，別怕，表哥會保護你的！」

這次就算拼了他的
命，他要也護衛凌靚
兒。

余仲豪的舉動無
異是雪上加霜，讓霍
非凡的神色更加的冷
凝陰沉。他大步走近
兩人。

「滾開！我在和
我的侍妾說話，沒你
插嘴的份！」手一
揮，就將擋在凌靚兒
前面的余仲豪推倒一
邊。

霍非凡來到凌靚
兒面前，一雙凌厲冷
寒的眼睛直瞪著她。
聲音從齒縫裡擠出：
「你要如何解釋這一

切呢？」
凌靚兒被霍非凡

凌人的眼神逼得不住
後退，心中又驚又懼，嚇得說不出話來。

余仲豪忍痛從地上站起，對霍非凡怒
叫： 「霍非凡，你嚇到靚兒了，我不准你
這樣對她！」不怕死的又走上前找霍非凡
理論。

「滾開！」霍非凡怒吼一聲，雙手灌
入了內力，往余仲豪身上擊去。余仲豪反
應不及，被打中胸口，痛叫一聲，人往身
後的大樹撞去，發出了很大碰撞聲響後跌
坐在地上，口裡噴出了鮮血。

「表哥！」凌靚兒驚喊，著急地想衝
過去看看他傷得如何，手腕卻被霍非凡的
大掌箝住，硬生生地拉回。

「不准去！」霍非凡臉色鐵青。她對
余仲豪的關心像刀狠狠的插入了他胸口，
令他痛徹心扉。

（六十七）

「好的，什麼時間？」
「明天下午兩點。」
「看來九十九龍馬似乎告訴你不少事哦！

」
金田一耕助看著智子和神尾秀子，微微點點

頭後便走進隔壁房裡。
九十九龍馬位於青梅這間道場所爆發出來的

事，真正令世人震撼了。
原來秘密通道的人口就在那間狹窄密室的壁

櫥裡，祇要將四五張壁板和地板交錯移動，壁櫥
的整個地板就會往壁龕下面滑動，而且還有階梯
通到下面。

階梯下面才是一間真正的密室，這間密室大
約四坪大小，當等等力警官和金田一耕助踏進去
的一剎那，不禁嚇了一大跳，就追隨後進去的刑
警們也紛紛發出驚訝的聲音。

無論是密室的牆壁、天花板，還是拉門上，
全都畫滿了淫穢的春宮圖，僅僅是看這些圖畫，
就不難想像九十九龍馬建造這間密室的目的何在
了。

要是九十九龍馬再晚一點被殺死，祇怕智子
也會被帶到這間可怕的密室裡。

此外，這間密室還有許多重要的資料，這些
資料裡面隱藏著一些財政界貪污事件的證據。

另外，九十九龍馬也把和自己發生過性關係
的女子的體態，露骨地記載在記事本裡，而記事
本上記載的婦女都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從這裡
所爆發出來的醜聞，就像是個無底洞似地牽扯不
斷。

總而言之，九十九龍馬位於青梅的這間道
場，可以說是戰後上流社會腐敗和墮落的秘窟。

不過金田一耕助注意的卻是密室的另一個出口。密室的出口
設在放置短劍的祭壇下方，所以殺害九十九龍馬的兇手應該是光
潛入神殿裡，取走放在那裡的短劍，然後才進入秘密通道的。

想必當兇手進入秘密通道的時候，正好目擊到九十九龍馬的
行為，因此他才將九十九龍馬殺死，並經由秘密通道，從神殿那
邊的出口逃到外面。

如果兇手從拉門直接進來的話，九十九龍馬一定會有所警戒和
防備，惟有在他不知道會有人經過秘密通道進米的時候才會放鬆戒
心，被兇手一刀殺死。

最重要的是，知道這條秘密通道的人應該不會太多，而且就
連在道場侍奉九十九龍馬的男孩們也不知道這個秘密。

警方後來根據九十九龍馬記事簿中的婦女所做的調查報告顯
示，她們隱約知道有那間可怕的密室，可是密室在哪兒，可以通
到哪兒，就完全不知道了。

因為在她們去那間密室之前，都先在上面的小房間裡享受醇
酒佳餚，沒有多久便進人恍饒的狀態，接著就全然沒有知覺了。

而等她們在那間密室和九十九龍馬行完魚水之歡後，又再度回
到上面的小房間。

所以，對那些女人而言，密室究竟是確實存在，還是酒醉後
所產生的幻覺，都不能肯定。

曾經和九十九龍馬發生過關係的女人尚且如此，那麼，智子
和多門連太郎就更不可能知道那個密室和秘密通道的事。

第一部：一個進攻陰謀
……招者召也，以手曰召；魂者身之精也．

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散佚，
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
壽。

——《楚辭‧招魂序》宋玉

人曖濯我足，剪紙招我魂。
——《彭衙行

》杜甫
「有一個進攻陰謀。

「被進攻的目標，有著長久以來發展成功的
防禦系統，極其完善。當然，任何再好的防禦系
統都有隙可趁，問題是在於進攻者是不是能夠找
得到這個空隙。

「通常，雖然找到了空隙，進襲者得以滲
入，但由於防禦系統的完整。總可以在最短的時
間中。發現進襲者，並且將之消滅，在更多的情
形下，被進攻的目標，不但依靠本身的防禦力量
來消滅入侵者，還可以通過許多種方法，或增進
防禦力，或不單是防禦，而是向進攻者進行反
擊，使得進攻者失敗。

「進攻和防禦是全然敵對的。
「進攻者使用什麼方式進攻，使用什麼武器

進攻，自然都必須嚴守秘密。
「防禦系統如何動作，如何擊退敵人，用什

麼方式，用什麼武器，自然也是高度秘密。
「雙方的情形都一樣，如果一切公開了，那

麼，公開的一方，必然失敗。
「在那個進攻陰謀之中，不可思議的是，進

攻後方，竟然對防禦的一方，一切的設施、運作
方法，瞭解得極其徹底。

「這就使得整個陰謀，在十分輕鬆的情形之
下，可以完成。被進攻的一方，甚至在未曾知道
發生什麼事的時候，就已經失敗了。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看看進攻者是何等狡
猾，和防禦者是怎樣失敗的。

「防禦系統之中，有一項特殊的功能，是對
不懷好意的入侵者，有自動識別的能力，祇要一
有入侵者出現，防禦系統就自動行動，毫不留情
地把入侵者消滅，可是這項功能，卻被入侵者識
破了，於是，入侵者偽裝起來，使防禦系統名存
實亡，等於全不設防。

「各位，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結果如何，自
然可想而知了。」

用十分慷慨激昂，又帶著極度無可奈何，說
了以上那一番話的，是一個身形高大，留著山羊
鬍子的中年人，他的聲調之所以會無可奈何，多
半是由於他所說的那個 「進攻陰謀」，一定得得
到成功之故。

聽他在講話的人，有十來個，大多數的手
中，都拿著酒杯，有的，還銜著煙，除了少數幾
個人之外，大多數人的神情，都十分悠閒。

對了，這種情形，正是一個一切者很正常
的，通常來說，都沒有什麼特殊目的的聚會。

（一）

宣生道： 「詩雖是小侄所做，而姨妹祇在舍下住了一夜。小
侄頭一日爹爹正壽，四處陪客，沒得工夫；次日隨爹爹出去謝
客，一天不曾暫離，及回來時，姨妹已被姨丈接回。小侄從何處
與姨妹見面贈此錦箋？此詩是小侄丟在書布下不見的，怎說小侄
有心贈人的？」裴爺笑道： 「柯、宣二公可曾聽見小弟問的口供
麼？」

宣爺哼了一聲道： 「畜生呀！一個讀書人，不思功名上進，祇
做這些輕薄之詞，豈是成材？還不退下去！」唬得宣生急急起身，
離了前廳，回他書房。心內一喜一憂：喜的錦箋果落於自人之
手，不枉我一番思慕；憂的是柯老執性將無作有，把有才有貌的
佳人置於死地，豈不可惜，可恨！

我且慢言宣生在書房內，再表柯爺見宣爺並不問他兒子青紅
皂白，祇略略責備幾句便喝退下去，好不心中著惱，跳起來指著
宣爺說： 「你祇知溺愛，不明不顧大綱大紀，我也不與你瞎吵，
我祇回去處死了我的無恥女兒，看你可過意得去！」說罷，也不
告別，也忘卻拿了詩箋去，祇氣忿忿的大踏步朝外就走。裴爺知柯
老是個直拙人，一定勸不轉的，忙袖了錦箋，隨即告別宣爺，也起身
出來。宣爺送至大門，方回轉內堂，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不勝跌足歎
息不表。

且言裴爺離了宣府，一路緊三步趕到柯爺。柯爺道： 「裴年
兄也走了麼？」裴爺假意發惱道： 「老宣不近人情，我也很不耐
煩他！」

柯爺道： 「你看他方才一派言語，百般代兒子遮蓋，並無半
句公道話，令人氣得傷心，還與他說什麼！」裴爺道： 「此事大
關風化，怪不得年兄認真作惱。但不知年兄還得將令嬡當真處於
死地，還是借此唬詐老宣麼？」柯爺道： 「我不像老宣那等沒家
教！生女不孝，如何一刻容留得下來！」裴爺道： 「年兄是一定
處死令嬡，不能挽回的了？死有幾等死法，祇要做得乾淨，不可露
出形（足亦）來，被外人知道，依舊聲名不好，非勝算也。」柯爺道：「我
已安排刀、繩、藥酒三件，憑小賤人用哪一件就完事了。」裴爺搖手
道： 「不妙！」柯爺問道： 「怎麼不妙？」

裴爺道： 「遭此三件而死，死了俱是生魂。死的不服，定要
吵鬧不安。不如於三更後用一乘轎子，將人抬出後園門到御河，
向波心一摜，無影無形，豈不爽快！」柯爺拍手稱妙道： 「年兄
好算計！小弟承教。容日後再謝罷。」說著一拱告別。裴爺暗笑
而去，趕回府第，安排巧計不提。 （二十六）

耿不取拍拍他的肩膀道： 「小子！不管
你作何決定，老頭子總是支持的，你師父就
是死了，我想他在泉下也不會怪你的！」

金蒲孤的眼淚又流了下來，遲遲未能作
答，耿不取憤然地摑了他一個嘴巴罵道：

「沒出息的小子，你一路上過關闖到此
地，何等神氣，現在卻擺出這一幅娘娘腔
來，假如那釣魚的肯聽我的話，我一定叫他
趕快出手……」

由於耿不取的勁力已失，這一掌打得並
不重，卻已將金蒲孤由迷惆中打醒過來，怔
怔地道： 「你是要我殺死師父？」

耿不取點頭道：
「不殺他就無法剪除劉素客，今天不殺

劉素客，由他重新佈署後，你再也沒有這個機
會了，權衡輕重，你還有什麼可考慮的！」

金蒲孤想了一下，突然對南海漁人道；
「前輩請出手吧！我不能為了一己的私

情而貽誤天下，今日不除劉素客，容他流毒
天下不知還要有多少人受害！」

南海漁人呆了一呆道： 「你真是這樣決
定了？」

金蒲孤堅決地道： 「是的！我殺死劉素
客後馬上自殺，對公私都可以交代了，而且
家師一代人傑，我也不忍心見他成為劉素客
殘賊生靈的工具！」

南海漁人沒有說話，手中長竿一幌，化為
千點青影，罩向天山逸叟的身上，天山逸叟
則仗著一雙肉掌，與他交博在一起，二人對
持了十幾個回合，南海漁人突然將長竿一
指，將勁力集中於一點直點過去！

天山逸叟連忙翻開手掌抵住竿尖，雖然
將來勢擋住，可是他的身上卻連連後退，白
獲與竺青見狀都低吼了一聲，同時飄身過
去，各伸出一支手，握住天山逸叟的兩臂，
將內力傳過去，幫他抵住南海漁人的長竿！

南海漁人以一抵三，就相當吃力了，他
身上的衣衫都自動地進裂開來，每一條肌肉
都像丘陵般地填起，那根竹的漁竿在雙方巨
大的擠壓下，變成了弓形，四人的神色都顯
得異常凝重！

金蒲孤也緊張異常，他知道雙方已進入
了性命之搏，目前是個勢鈞力敵的局面，任
何一方祇要有一點內力不繼，立將為對方的
巨大所傷而致粉身碎骨！

耿不取觀戰片刻，忽而輕輕一歎道：
「劉素客真可惡，假如他不把我的穴道

閉死，我祇要上去幫個手，問題不就解決
了！」

金蒲孤望了他一眼，心中已經明白了他
的意思，職不取這番話分明是說給他聽的，
也是告訴他該怎麼做！

他又思索片刻，見南海漁人已有不支之
狀，乃毫不考慮地擄袖上前，伸手要搭在那
根竿子上。

南海漁人大喝道：
「不許上來！我這根紫青寒竹雖是千古

珍物，卻已到了它最大的負荷程度，你祇要
再加上一點力，竿身立刻會炸得粉碎，那時
我們五個人誰都活不成了……」

金蒲孤果然縮回了手，怔怔地道： 「那
前輩已經支持不住了，我該怎麼辦呢？」

南海漁人大喝道： 「你怎麼知道我支持
不住了？」

金蒲孤微異道： 「局勢甚明，一望即知
……」

南海漁人冷笑一聲道：
「目前我祇用到十成功力，看起來是比

他們差一點，可是我把功力加十二成，一定
不怕他們，我祇是擔心這根竿子吃不消，假
如它炸開來，碎片四散，十丈之內，當者立
斃，你還是站開點，必要時我可顧不得這麼
多……」

金蒲孤一驚道： 「前輩千萬不可同歸於
盡！」

南海漁人冷笑道：
「誰叫我欠了你的債呢？你叫我幹什

麼，我沒有拒絕餘地—不好！他們的勁力又
加強多了，我逼得非拼不可，小子你快走
開！」

金蒲孤急了道： 「前輩為我而死，我怎
可獨生……」

南海漁人鼓目怒吼道：
「你等殺了劉素客再死還不算遲，要是

你現在陪我們死在此地，才是他最高興不過
的事……」 （七十七）


